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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金伟 文/摄

宋代俞皓将中国的房屋总结为“三
分说”——上分(屋顶)、中分(屋身)、下分
(台基）；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等人又归纳
出中国古建筑具有“三段式”的特征，即
屋顶是“三段式”中最上面的一段。还有
专家称屋顶是独具魅力的“第五立面”，
屋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

老百姓常将屋顶说成屋面，其实屋
顶和屋面还是有区别的。屋面是指建筑
物屋顶的表面，也指屋脊与屋檐之间的
部分。换而言之，屋面是屋顶中面积最大
的部分。

中国传统古建筑的屋顶种类主要有
硬山顶、悬山顶、歇山顶、庑殿顶四种。

硬山顶即硬山式。它又分为尖山顶、
圆山顶（即屋顶呈圆弧状卷棚式）两种。
主要特征是屋面只有前后两坡，两侧山
墙直接与屋面相交。

悬山顶即悬山式。主要特征是屋面
也只有前后两坡，但屋面两端悬出山墙
外，梁架多外露。

歇山顶即歇山式。主要特征是屋面
有四坡，前后两坡屋面一坡到顶，收于正
脊。左右两坡（两山）屋面分为两段：上半
段（三角形）呈硬山的形式，下半段屋面
与前后坡屋面四面相交，交于戗脊。

庑殿顶即庑殿式。主要特征是屋面也
是四坡，前后两坡相交形成一条正脊。左
右两坡屋面与前后两坡屋面相交又增加
了四条脊。所以，庑殿建筑也叫四大坡、四
阿殿或五脊殿。有人认为它是中国古建筑
中等级最高的屋顶形式。

由以上四种屋顶通过不断组合，可
衍生出更多种类，如攒尖顶、勾连搭顶、
盔顶、盝顶、十字脊顶、万字顶、灰背顶、
拱顶、单坡顶、棋盘心屋顶等。

这么多种屋顶，在宁波能找到哪些？
笔者就此进行了梳理。

在宁波，硬山顶老屋占了传统建筑
的九成以上。其次是悬山顶、歇山顶、庑
殿顶，但不多，比较难觅。其他的更少，甚
至找不到。

图 1，硬山（尖山）式，在宁波比比皆
是。摄于鄞州东钱湖莫枝村西村。

图 2，硬山、歇山、庑殿式出现在同一
幅画面中。右是小平屋，庑殿顶；中是歇
山顶，是楼屋，乃当年村上最好的老房
子；左是高平屋，悬山顶。此图是 2000 年
鄞州姜山走马塘村尚未开发时所摄，很
难得。

图 3，悬山式，所摄是我老家的东邻，
屋主周氏。这种悬山式房子过去不难遇
上，较典型，悬出山墙外的一截屋面用斜
柱支撑；木榀（梁架），上半段（二楼）外

露；下半段（底层）用土墙加固，将木榀封
在墙内，有小青瓦铺檐。这个老屋如今早
已被拆除，此图多年前摄于慈溪原浒山
镇北门小山前路。

悬山式的老屋我在余姚低塘的老街
河边也拍到过，过去水乡河边常能见到，
估计与它体量较小有关，随河岸搭建，方
便又省钱。余姚鹿亭李家塔村廊桥的进
口处也采用悬山顶，慈溪观海卫瓦窑头
村上湾 294 号也有这类老屋，别处肯定还
有不少。

图 4，歇山式。歇山式屋顶我找到了
很多，慈溪桥头镇小桥头村大房的一栋
民居较有代表性。歇山式多用于楼房，因
此往往是重檐结构。歇山式特征主要体
现在顶楼上：顶上有一个三角形的“尖
岗”，尖岗是硬山，沿着两坡往下延伸是
高翘的两个屋角，这就比硬山顶、悬山顶
更漂亮。左右两条上翘的屋脊与尖岗下
垂的边棱没有交接（家乡一带的歇山式
往往是这样的），按理，交接会更加美观，
为什么不交接？有待继续研究。此图反映
的是该屋一个侧立面，不是正立面。这类
房子居住面积比较大。

宁波面积最大的歇山式老屋，当数
作为宁波中心城区地标的鼓楼。据载，它
始建于唐长庆元年(821 年)，是宁波历史
上正式置州治、立城市的标志。1930 年对
其进行了改造，在正脊上增建了钢筋混
凝土正方形瞭望台。宁波鼓楼原是三层
三重檐木构建筑，顶上三角形的尖岗也
起垂脊，建筑十分精美。

另外，慈溪浒山西门桥东南堍的旧
关帝庙老屋、慈溪浒山虎屿山东南麓原
三官殿、慈溪白沙路街道白沙朝北凉亭、
慈溪掌起原裘市老街中心的一栋老店
屋、余姚低塘黄湖村湖南山一栋老民居，
均为歇山式建筑。

图 5，庑殿式。慈溪浒山西门原大同
医院，建于 1929 年，此栋房子是“西风东
渐”的产物，中国庑殿式风格较明显，不
过由“四大坡”搭成的五条脊，使用的是
西洋脊瓦，较简洁。大同医院不复存在
后，由原家属居住，成为民居。慈溪旧城
区改造时被拆除。

我找到的另一座庑殿式老屋，是海
曙章水蜜岩村原蜜岩小学校舍。蜜岩小
学 1934 年由应祖禄创办，比大同医院迟
了 5 年。校舍现已改为他用，但中西合璧
两层楼庑殿式建筑的风韵依旧。

图 6，攒尖顶。攒尖式房子在宁波很
难找到，我曾在奉化溪口明溪村看到一
座古碉楼是六角形攒尖顶，可能是孤例。
不过，攒尖顶在塔上的应用比较普遍，如
天封塔、阿育王寺塔、慈城彭山塔，都是
六角形攒尖式的。

图 7，十字脊顶。这种房子现在实例
很少，宁波钱业会馆戏台屋顶勉强算一

个。钱业会馆除了中间的戏台外，其他都
是硬山顶配红色洋瓦。唯独戏台是中式
的，且屋顶两条脊呈十字交叉，但有高低
落差。

图 8，单坡顶。此单坡屋顶属硬山式，
摄于海曙区高桥镇高桥村。这种屋顶在
宁波十分少见，而在陕西农村则较常见，
我是好不容易在大西坝坝址边找到的。
朝南二楼双坡硬山式正屋与朝北单坡硬
山式偏屋相接，单坡屋往往是附属建筑。

叶龙虎 文/摄

闷热的夏夜，最怀念老底子乘
风凉的场景。

傍晚时分，太阳还挂在山头，我
们兄妹就开始打扫门口的道地，从
河埠头拎来一桶桶水，泼在发烫的
石板上。太阳下山了，我们抬出桌
子 ，打 开 镬 盖 ， 搬 出 羹 架 上 熯 的

“和饭”。父母都去田头了，不到 10
岁的我充当家庭农忙“炊事员”，
人矮够不到灶头，就在脚下垫一个
小凳子。洗掉黄泥的灰蛋和洗干净
后对劈的马铃薯，要塞在熯豆瓣
酱、咸齑、臭冬瓜的碗缝中。饭出
镬后，将熯熟的马铃薯剥皮捏碎拌
入咸齑。灰蛋是好菜，需要限量，
将一只蛋劈成四块，每人自觉搛一
块。等父母从生产队里收工回来，天
已完全黑了。煤油灯下，父亲一边喝
着烧酒，一边享受着已吃过晚饭的

儿女从背后扇过来的风。
祖父在世时，乘凉是不出大门

的。我在天井里帮他支好帆布躺椅，
趁祖父还在洗漱，我先躺一会儿。当
80 多岁的他摇着蒲葵扇颤巍巍地迈
出簿子门，我立马坐到小凳子上，缠
着祖父讲故事。祖父讲过江亚轮海
难的亲身经历，惊心动魄，讲完了还
感叹：“做人要积德行善，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好人才能逢凶化吉。”

听到围墙外有嬉闹声，我将扇
柄往裤腰后一插，飞一样奔出大门。
晒谷场里，空气中弥漫着新谷的清
香，星星挂在天空中，眨着梦幻般的
眼睛，远处不时传来狗吠和蛙鸣。人
们趿着木拖、背着竹椅，并摇着用布
条绲边的蒲葵扇、蒲草扇、麦秆扇出
门去，路过邻居家就大声吆喝：“乘
风凉去啦！”说是乘风凉，主要还是
评工分。我当记工员的那会儿，每晚
将三斗桌扛出来，作为临时办公场
所。高道地旁住着一位我叫阿友伯
伯的社员，他总是从家里抱来艾蒿，
点燃，为大家熏赶蚊子。

评完工分，分派好第二天的农
活，接下来是乘风凉时光了。老青云
是村里最会讲故事的，当年也就 50
来岁吧，他讲的故事绘声绘色，记得

讲过《薛仁贵征东》之类的长篇，
十天半月也听不完。他一过来，我

立马起身让座，评工分的三斗
桌成了讲故事的讲台。只见他
喝一口茶，接上头天晚上讲
过的由头。别看他语调慢吞
吞的，很吊人胃口，每到紧要

关 头 ，总 要 掏 出 烟 ，点 燃“ 自 来
火”的一刹那，火光映红了他布满皱

纹的脸。老青云不来的日子，评完了工
分，除了住在附近的社员，其他多数大
人各自回家乘凉了。

小孩子是玩不够的，常常要疯出
一身汗才肯罢休。我们将晒谷场的竹
簟搬到一边，玩起了“荷花荷花几时
开”“踢踢绊绊，绊过南山”“老鹰叼小
鸡”等老掉牙的游戏。见到路边的草丛
中，萤火虫一闪一闪地放着绿光，急忙
奔回家找来空眼药水瓶，将捉到的萤
火虫装进瓶子当手电筒。玩累了，回到
家门口，在大人身边铺一条席子躺下，
听着你一言我一语的闲聊，大人的扇
子送来时有时无的轻风。我仰望着夜
空，那时候的星星数也数不清。

小孩子还会缠着大人讲故事、猜
谜语、背“夏九九歌”。夏九九歌与冬九
九歌一样，对于物候的形容十分贴切。
夏 九 九 是 从 夏 至 日 起 九 ，连 数 九 个

“九”，八十一天后便是秋凉纳藏的季
节。现在的孩子应该没有听过夏九九
歌吧，我至今能完整背诵，“一九二九，
扇勿离手；三九四九，汗出淌流；五九
四十五，晒煞河鲫鱼；六九五十四，乘
凉不入寺；七九六十三，床头寻被单；
八九七十二，夜里盖棉被；九九八十
一，家家打炭墼。”

忽然，扇子又送来一缕风，浑身舒
坦极了，真如东坡先生所说“一点浩然
气，千里快哉风”。这时候，夜似乎又深
了一层，乘风凉的人陆续走散了，石板
路上再次响起了此起彼伏的“踢踏、踢
踏”的木拖声。田野里时断时续的蛙声
像是催眠曲，将年少的我送进了梦乡。
多少次，都是在迷糊中被父亲抱进屋
里放到床上的，父亲还不忘用扇子掸
一掸蚊子，并帮我塞好帐子。

闷热夏夜，扇勿离手

虞燕/文 顾玮/摄

小时候，一个不注意，明
晃晃的夏天就如男孩们把玩的
球，倏地被踢到了跟前，每一
缕阳光狠狠发力，毒辣辣地射
向大地。知了叫得没完没了，
像大人们没完没了的唠叨。

小孩子在大太阳下玩得满
头 大 汗 没 感 觉 有 多 酷 热 ， 在
家 静 待 着 把 扇 摇 得 “ 哗 哗 ”
响 却 还 是 烦 热 。 这 个 当 口 ，
轻 灵 灵 的 吆 喝 声 翩 然 而 至 ，

“卖棒冰嘞，赤豆绿豆橘子奶
油棒冰哟——”棒冰冒出的冷
气似乎混进了空气里，沿着某
条线路找了过来，我的身体和
心灵同时被清凉了一下。从家
门口望出去，果然，头戴宽檐
帽肩背棒冰箱的女子正缓缓而
行 。 弟 弟 紧 张 得 语 无 伦 次 ，
快，快，卖冰棍的要走了！而
后，迅速从母亲手里接过钱，
大风一般刮了出去。

一直觉得棒冰箱好看，白
色 或 蓝 色 ， 四 四 方 方 ， 上 书

“棒冰”两字。箱子里垫满棉
絮，棉絮里整整齐齐地码着棒
冰，一打开，白汽和甜香味都
逃了出来，一秒钟都等不及，
赶紧把钱递过去。棒冰到手，
迫不及待地剥去包装纸，送入
口中的那瞬间，有一种幸福的
眩晕感。可不舍得咬着吃，慢
慢吮吸，让凉凉甜甜的滋味顺
着喉咙进入体内，顿时，如一
股清泉流过全身，分外凉爽。
最后，只剩下木棍儿，那也不
愿马上丢掉，毕竟，它还有棒
冰的余香呢。

卖棒冰的吆喝声每天会传
来好几次，有人步行，有人骑
自 行 车 ； 有 时 女 声 ， 有 时 男
声；有时悠长，有时短促。大
人 给 零 花 钱 的 次 数 有 限 ， 而

吆 喝 声 特 别 不 识 相 ， 你 方 唱 罢
我 登 场 ， 来 来 回 回 ， 甚 而 索 性
在 近 处 停 下 ， 可 劲 地 吆 喝 ， 惹
人心痒。

这样的“折磨”让我下定决
心，织网得更加勤快些，那么，
母 亲 就 会 多 分 我 “ 工 钱 ”。 那
时，女人闲来在家织网是常事，
就为赚点手工费补贴家用。暑假
里，小孩子纷纷加入，毕竟，谁
也不会嫌零花钱多呀。我家院子
大，夏日的夜晚，左邻右舍的婶
婶、阿姨、姐姐们连凳子带网一
搬，凑一块儿织网、聊天、看电
视。我们小孩子玩了会儿游戏，
便跟着自家大人织网或缠梭子。
我 们 活 干 得 不 多 ， 一 提 起 “ 工
钱”倒理直气壮，好似被统一调
高了音量。大人们笑道，哎呀，
田鸡箩倒翻了。

卖棒冰的吆喝声适时响起，
穿过薄薄的夜色，清晰地钻入我
们的耳朵。院子里安静了两秒，
随后，有零钱的孩子拔腿就往外
跑，没零钱的缠住大人预支“工
钱”。卖棒冰的人仿佛知晓这边
动静，吆喝声一遍紧过一遍，如
紧促的鼓点，催着人不管不顾地
奔他而去。

不一会儿，小孩子手举棒冰
归 来 ， 神 气 得 像 举 了 火 炬 。 继
而 ， 品 咂 棒 冰 的 声 音 恣 肆 地 响
起。

夜风拂过，甜润润的气味随
之飘远，白天积聚的暑气亦消散
得差不多了。

儿时的棒冰

张晓红/文 顾玮/摄

读小学低年级时，下雨天，
有一位瘦小的女同学拿着笨重的
油布伞来上学，路上伞不慎被大
风吹落河里。她下河去捞，人也
沉下去了，幸被好心的大伯救起
送到学校。她哭泣不止，说家里
五个人两把伞，把伞弄丢了，要
被妈妈骂。

老师就此提醒小朋友，不要
撑伞改为穿雨衣。于是，各式各
样的“雨衣”出现了。

有两个离校很近的男同学，
别出心裁地在荷池里摘了几片大
荷叶，用细竹丝串起来，戴在头
上，披在肩上。裤脚高挽，只穿
一件小背心，肋下夹着装文具和
外衣的生锈火油箱，一路狂奔而
来。进了教室，从扁扁的火油箱
里拿出干抹布擦一下身，把外衣
穿上。旁边的一些男同学扯着大
荷叶玩。

还有一个男同学，家里有一
件从远久年代留下来的长长的棕
黑色帆布雨衣，中式斜襟横档
纽。他父母舍不得剪短，就让他
凑合穿上。他两手撩起袍角，一
路 小 心 翼 翼 地 走 来 。 同 学 们

“ 哗 ” 地 一 下 笑 开 了 ， 称 他 为
“黄世仁”。

有一个女同学的妈妈在一件
五颜六色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
上，缝上一块块破伞上剪下来的
油布，另将一块长方形拼接起来
的破伞布对折，缝了一顶尖角
帽。女同学穿戴这样的雨衣雨帽
走进教室，其他同学忍不住哄堂
大笑。她脱下雨衣，里面的衣服
还是湿透了，她又冷又羞，难过
得哭了起来。

全班就数我的雨衣最高档
了，我们称其为“塑料雨衣”。
它是父亲从上海给我买来的，浅
蓝色，头上一顶尖角帽，镶着深
蓝色的绸布条，很漂亮，可惜没
有袖子。同学们围着我看稀罕，
认为它像“蓝乌龟”。有调皮的
男同学把雨衣套在身上，学乌龟
在地上爬。没穿多久，雨衣就破
了，母亲用布缝补后我接着穿。

当我上小学高年级时，几个
岁数大一点的农家孩子，就把父
兄下田劳作时穿的棕榈蓑衣、尖

角竹斗笠作为雨具了。在课堂外
脱下，一甩斗笠和蓑衣，一地的
水渍。然后，斗笠、蓑衣一起挂
在课堂后边的墙上，引得我们上
课总是往后看。也有同学已会吟
诵“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
不须归”的诗句，很想体验一下
秋江垂钓老人披蓑衣的滋味，哎
哟！蓑衣笨重闷热又扎人，哪有
诗词中所描绘的风情。

另有几个农家同学，他们的
父母用尼龙薄膜缝制了有袖子的
雨衣，轻薄半透明，风头一时盖
过了我那件已有布补丁的“乌龟
雨衣”。

刘老师做新娘从上海回来
后，有一次借给我穿“大地牌”
雨衣，我才知道原来世上还有那
么好的雨衣。雨衣长至脚踝处，
既柔软又不漏雨。雨滴落在帽子
上，有轻柔的“嘀嗒”声，好像
刘老师上课讲话的声音。那时，
我真盼望下雨天多一些，妈妈不
要来接我，老师就会把这件雨衣
给我穿上，扶送我回家。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美国
生活的姑妈来电话问我要什么礼
物，可让她同学带来。我不假思
索地说：要一件雨衣。

当我见到浅米色、有帽子有
腰带、双排纽扣的漂亮雨衣时，
眼前马上浮现出刘老师亲切的笑
容：她微笑着帮我穿好雨衣，扣
上纽扣，牵着我的手，小心地走
过泥泞河塘路。她自己打着旧油
布伞，一侧的衣服全湿了⋯⋯

姑妈来电话说，雨衣上海就
有，质量很好，是托她同学在上
海买的。

过了一年多，发现雨衣的右
肩处被磨薄了，并已开裂。母亲
在里面垫了一块相似的卡其布，
密密缝住。这件雨衣我又穿了好
多年。

雨中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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